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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已渐渐降临在这个倚山傍水的城市。已值深秋，闽南的这个小城市的空气过早地透出一丝凉意，那几日来连绵不断的阴湿的雨还在零星地飘落。

湖边公园亭子的长凳上只剩下小青一人，周围没有了往日的那般喧闹，一度拥挤的公园显得有些空旷起来。蚊虫借着那片阴湿，开始肆虐起来。

小青，一如她的名字，清秀而安静。然而此时的她，显得那样的沉重。一阵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有点凌乱，她并没有去整理，如同她无法去整理她那份悲愤而复杂的思绪，白天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太突然了。

中午，小青还没顾上吃饭，她正忙着一个项目，她是技术上的主要负责人。电话铃响了，“小青，你好吗？”那是她大学好朋友兰兰的声音。

“兰兰，我的老天爷，你最近跑哪里去了。”小青一下站了起来，好久没有兰兰的消息，让她感觉好不踏实。

“我刚回到我的父母家里。”兰兰的声音有些低，然而小青还是从她的电话中听出了那份沉重。

“发生什么事了？”

“晓明，他……，”兰兰有点说不下去了。

“他怎么了？”小青从兰兰的语气中感觉到发生了什么大事。

“他……，他走了。”

小青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别搞错了。”话刚一出口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晓明是兰兰的男朋友，这能有错吗。赶紧又问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两个月前，……，”电话那头的说话声又继续不下去了，小青也觉得自己的头脑一阵发木。好长一段时间，电话里没有了声音。

小青和兰兰是大学时的同学，小青来自福建的一个小城，秀气中带着几分天真，而兰兰来自东北的冰城，大胆而率直。刚入学不久，她们就彼此发现她们俩喜欢读同样的诗，看同样的书，更重要的是，她们俩彼此有着一种天生的默契和信任。于是慢慢地，从小说到人生，她俩开始无话不谈，彼此也越来越信任对方，两人也时常感慨，看来“桃花潭水深千尺”也比不上我们之间的那份信赖。毕业那年，兰兰认识了经常去她们学校图书馆查资料的晓明，一个很能干又踏实的小伙子。转眼间，同学们便各奔东西，兰兰留在了上海的这个大都市中继续读她的研究生，小青留下她的祝福回到了南方的家乡。

然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真是太突然了。本来今年年底是兰兰和晓明准备旅游结婚的季节。他们很早就拟定好了他们的计划，当然他们决不会忘了她这个好朋友，其中有一站便是小青的家乡，这个美丽的南方小城。然而，几个月前，兰兰打来电话说，他们推迟了他们的结婚计划。

兰兰并没有多说什么，但小青早已猜到了个大概。记得98年的那个秋季，一天兰兰突然深更半夜地打来电话，语气中的那份喜悦真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是不是明天该请我去当伴娘啦？你那位经理可得要替我报销机票的。”小青睡眼惺忪中开着玩笑。“才不是呢，你知道吗，我找到了一本书，你保证喜欢，我明天马上给你邮过去。”她俩毕业时，曾相互提醒对方，看到好书一定要告诉对方，看来这个兰兰高兴得连时间也忘了。从那以后，小青知道了法轮功，确实那本书不错，怪不得兰兰这么欣喜。但一直忙于工作的小青并没有再花更多的时间去看，虽然兰兰时不时地打来电话，并又寄给她一套录像带，而且兰兰告诉她，晓明比她炼得还好。从兰兰的电话中，小青对法轮功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感觉到她这位熟悉的朋友的一些变化，兰兰变得更轻松和豁达，似乎还有更深的，也许那就是智慧。她也答应兰兰等有空的时候她也一定去学这个法轮功。

然而99年的春天，除了兰兰在电话上和她嘀咕以外，在她看来一直默默无闻的法轮功怎么地突然热闹起来。她给兰兰的电话也多起来，其中有她的关切也有她从电视报纸中看来的许多的疑问。在不断地了解中，她明白了她朋友的选择，也明白了那些报纸电视上的谎言，她也常开玩笑，“看来我也可以算上半个法轮功了。你瞧，昨天电视上又演上了那个叫XXX的拿起刀子去杀他亲人的报道，周围的同事居然问起我来了。”言语中透着小青对她这位炼功朋友的支持和对那些造谣媒体的不屑。当然，听似轻松的语气后也藏着小青深深的忧虑，毕竟人生得一知己太不易，她不希望她的朋友有任何的不测，那时她已经陆陆续续地听兰兰讲已有炼法轮功的人被打死了。

慢慢地，她和兰兰的电话越来越少，有时通上电话也是匆匆忙忙的，兰兰说起话来好象很隐讳，似乎兰兰和晓明在准备着什么。从她这个小城市发生的一些事情中，她也能感觉到那份紧张。于是，她也越来越为她的那两位大城市中炼功的朋友担心。有一次兰兰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她，她的电话早就被窃听了，现在她在公用电话亭给她打电话，而且她告诉她，她和晓明的婚礼准备推迟。“兰兰，你可千万别去做那些抛头露面的事，法轮功好，那你就在家炼吧。”小青有点着急起来。

“放心，小青，我不会有事的。我凭着我的一片真诚和我的良心去跟他们讲理，告诉他们我切身的体会，告诉他们镇压法轮功是不对的。”兰兰倒有点安慰起小青来，语气中有着一份稳重，“说真话总没有错吧。”

小青一时有点语塞，毕竟她俩太了解对方了，她们是都不愿意说假话的人，虽然这和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你看，如果没有我在你耳边吹吹风，你也肯定会误认为法轮功是骗钱的，坑人的。”兰兰见她不说话，继续说道，“还记得‘哈姆雷特’的故事吗？”

“怎么不记得，我们俩都读了好几遍。那里的许多台词我现在还能背出来呢！”小青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哈姆雷特的叔叔残害了他的父亲，篡夺了皇位，又霸占了他母亲，如果哈姆雷特知道这一切后仍保持沉默，你能想像结果会是什么样的。而且当他叔叔知道哈姆雷特知道了他所做的一切后便准备借刀杀人时，”兰兰有点自语起来，“是哈姆雷特的智慧和胆量让他的叔叔自食其果。但如果哈姆雷特临死前不嘱咐他的好友，让他一定要把事情的一切真相告诉那些不知底细的民众们，是不是后来的人们还会把他当成一个疯子，说不定还会痛骂他的害人行径，而去歌颂那位‘乱伦、杀人、该死的丹麦王’呢！”

小青确实找不出其它的理由来驳斥她的这位朋友。这时，电话中的兰兰突然说话有些紧张，“小青，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说完，马上挂断了电话。小青连一句保重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上，手里拿着电话在那里愣了半天，她仿佛能感觉到兰兰的处境很危险。

以后，小青断断续续地了解到其实在兰兰给她打电话之前，晓明早已去了北京。不久兰兰也去了。后来又了解到晓明被打得很厉害，脸上还留下了一道疤痕，后来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不久兰兰也被拘捕了。后来好长时间，小青和他们失去了联系，她更为她的这两位朋友担心起来。今日突然又听到好朋友的声音，然而，所发生的一切是那样的出乎她的意料。

“小青。”电话那头又传来兰兰的声音，令小青吃惊的是，兰兰的声音中有了几份镇定。于是小青终于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晓明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的公司免去了他的职务，并希望他尽快辞职。因为开除象他这样一位精明能干，为公司出了许多汗马功劳的职员，即使领导想这么做，似乎对下面也不太好交代，于是私下对晓明说，希望他能自动辞职，然而被晓明拒绝了。后来晓明又和其他几位功友去了北京，一次在北京的一位功友家，他又被拘捕了，而且被打成了重伤。这事惊动了上海当地的头头们，再有人去北京，恐怕他们的乌纱帽也要保不住了，于是晓明很快被当地公安押送了回来。但由于伤势太重了，晓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地的公安怕出人命，把他送进了本地的一家医院。刚开始，他家人还偶而被允许去探视一下，当她母亲看到他那个样子，心都碎了。在他住院的第八天，晓明有点清醒过来。于是曾把法轮功介绍给晓明的大姐要求允许去陪护他弟弟，但是，她并没有得到批准。出人意料的是医院驻进了一队的武警。

“真不明白，一个受伤的无力行走的人需要一队武警的看护吗？”，兰兰的声音又有点气愤，“第九天，晓明家人便被告知，他已离开了人世。”

停了一会儿，兰兰继续说道，“那时我也早已被单位开除。晓明去北京不久，我也去了。我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他，然后和他一起去上访。然而，我并没有见到他。那时，因为他家里电话早已都被窃听，所以我也一直没有打电话回来。然而等我回来时，……”

兰兰的话又有些停顿，过了一会儿，兰兰轻轻地说道，“这已是两个月前的事了！”兰兰好象还在追忆着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走的。”

兰兰说话有些激动起来，“现在，上海的公安不仅找到了他家，而且还找到了我，不许我们对外说任何话。”

“真是太不像话了！”小青也有些激动和悲愤，眼泪已在她的眼眶里打转，她毕竟一直都没有兰兰那么坚强。她真的不知道该对她的朋友说些什么。过了好一会儿，她仿佛自言自语到，“我还等着你俩一起来教我炼法轮功呢！”的确，这本来就是兰兰和晓明很早前的旅游结婚计划中的一部份。

“我会的，小青。”兰兰的声音有点悲壮，突然，兰兰又警觉起来，“这电话好象有杂音，小青，我们以后再聊。”

兰兰匆匆地挂断了电话。“多保重！”小青不知道她的朋友有没有听到她说话。

暮色更沉了，雨也开始大起来，小青似乎还没有从白天的电话中回过神来。如果没有兰兰和她讲述这一切，她是决不会相信表面上歌舞升平的今天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边。在她印象中的晓明是那样的开朗而诚实，她一直为兰兰高兴，能遇到这样一位可以信赖的人，有时还真羡慕这位朋友的好福气，哪象她，情场上连连失败，害得她真有点不敢再轻易相信人了，幸好，她还有象兰兰这样的朋友，可以诉上半天苦，感慨世风的低下。于是，兰兰也会讲一些她炼功的事，当然还有晓明的。记得有一次，兰兰和她说道，晓明有很好的机会去炒股票，因为他本人就在证券公司上班，然而，学习了法轮功以后，他没再继续炒股票。他们知道有些人曾因炒股票而倾家荡产，甚至有人还为此自杀了。而且，晓明业务上干得越来越出色，不久便当了一个部门的经理。兰兰也开起玩笑来，“像这样的人你一辈子都可以绝对的信任。得了，以后我可得帮我们的小青多留心留心。”

然而如今，象这样一位年轻有为，诚实可信的年轻人却走得不明不白。小青真的感到有点压抑，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希望到底在哪里？

远处又压过来一片乌云，沉沉的。看着那片低沉的黑云，小青突然想起了以前兰兰给她讲的一件事。

那时，大概在五月份，突然有一种流言也传到了小青的耳朵里，在北京的同学告诉她有一批法轮功学员要到香山集体自杀，许多单位把这问题看得很严重，正在层层传达，报纸电台也讲了。她当时吃惊不小，赶紧抓起电话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兰兰。没想到兰兰反问了一句，“你看我象个要去自杀的人吗？”是啊，这怎么可能，兰兰和晓明还计划着去周游世界，观赏世界各地的古文化呢，这个“自杀”怎么地也轮不到象兰兰和晓明这样的人头上。

“可是，小青，你知道吗，这是个阴谋，而且非常歹毒。”兰兰接着说道，“我，晓明，还有几个其他的功友曾在一起议论过这事，因为这消息来得太蹊跷，而且据说这消息也出在了国外的中文报纸上。后来我也搞明白了，原来，是那些人想操纵这么一件事。‘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兰兰又讲了以前的几个运动中发生的事，最后她说道，“历史又在重复。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邪教’的帽子扣在法轮功的头上。于是，他们就可以大胆地不受任何谴责地把法轮功打压下去，永无翻身之日，说不定还能赢得别的国家的赞许。你看，现在他们不就在做着这样的准备吗？”一席话，把小青惊吓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不过，谣言自然将不攻自破！”兰兰笑着说道，似乎想把气愤变得轻松一点。

从那以后，小青更能体会到她的这两位朋友的处境的艰辛和面对的重重的压力。

“是啊，他们太不简单了，也真了不起！”还坐在公园长椅上的小青喃喃自语到，“我能帮助他们什么呢？”

小青又抬头向远处望去，她瞥见了湖对岸那几条在雨中显得有几分飘零的小船。她突然想起了哈姆雷特在被遣往英国时的那条船上的情景。当时，当哈姆雷特的叔叔得知哈姆雷特已经洞察到他杀兄称王的阴谋，便设计准备借刀杀人，于是便把哈姆雷特遣送到英国，没想到，虽然哈姆雷特“被如此恶毒之罗网重重围住”，他还是识破了他叔叔的这一阴谋。小青下意识地背起了那段台词--哈姆雷特对他的朋友讲的一番话，这是在大学时她和兰兰经常干的事。

“在那里头，赫瑞修呀，我发现了一宗天大之阴谋：

  有道命令，它假参了许多好听之理由，说什么是为了两国之利

  益，

  列出了我魔鬼一般的罪状，要求英王览毕此函后，

  不必浪费时间去磨利那大斧，

  应不容怠慢地立即砍下我的首级。”

不知怎的，小青觉得心里有点发冷。她不知兰兰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处境，因为她能感觉到兰兰周围的那份紧张，而且许多人并不理解这些炼功人。就象她的周围一样，人们有的是不解，嘲笑，讥讽甚至谩骂，虽然有些人经过她的解释能有所理解，似乎也敌不过那些接连不断的宣传。连小青的父母开始时都很不理解，告诫小青绝对不能和她的朋友去学法轮功。

今天，自从接到兰兰的电话后，小青的心一直是那样的沉重，她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神呀，如果无人能来揭发此事之真相，那么，

我的留名将多么的受到损害！

倘若你曾爱我， 那就请你暂且牺牲天国之幸福，

留在这冷酷的世界里去忍痛告诉世人我的故事罢。”

突然，小青想起了哈姆雷特临死前劝说他那伤心的朋友的这段话。

路边的街灯开始亮了起来，照得四周有些惨淡，慢慢地，小青感觉到心里有了一丝亮光。她突然为她有这样的朋友由衷的高兴起来。

小青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她的头发，又背起了她和兰兰一直喜欢背的‘哈姆雷特’的台词，快步向家中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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